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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当今北欧
五国的祖先被称为维京
人。维京人剽悍、勇猛、
好战，而有一个名叫奥拉
夫·布鲁托森的人是所有
维京人中最强壮和最凶
狠的。据说，他赤手空拳
就能在几秒钟内把公牛
打趴下。为了显示他是
天下第一的勇士，他让人
做了一副非常特别的盔
甲，头盔上有一百多个铁
角，护身甲上有一千块宝
石。每逢盛大节日和隆
重场合，他就把这副盔甲
穿在身上，高视阔步，耀
武扬威，不可一世。

平时，无论奥拉夫走
到哪里，人们都要给他让
步，生怕不小心冒犯了
他。可是，有一天，一个

年轻人捧着一本书边走
边读，没有看到奥拉夫迎
面走来，而与他撞到了一
起。奥拉夫勃然大怒，破
口大骂，蛮横地要求年轻
人与他决斗。这个瘦骨
嶙峋的年轻人别无选择，
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了一
个条件：“我视力不好，看
不太清楚，所以请求你穿
上你举世无双的盔甲，以
便让我能在决斗中辨认
出你。”

奥拉夫轻蔑地大笑一
声，接受了年轻人的愚蠢
条件，然后发起了攻击，想
一举将对方击倒。不料，
年轻人显得非常灵活，敏
捷地躲过奥拉夫的一次又
一次进攻。虽然如此，观
战的人还是相信年轻人会

被奥拉夫击倒，命丧黄泉。
然而，那一刻没有到

来。反而，奥拉夫的动作
越来越迟钝，约莫十分钟
后，巨大的身体轰然倒
下，像死了一样。

许多旁观者不相信眼
前的一幕，认为这个年轻人
一定施了某种巫术。年轻
人笑着给大家作了解释。
原来，他不过是一名医生，
既不懂巫术，也不善搏击，
但是他知道过重的盔甲会
让奥拉夫不堪重负，不能持
久，于是他利用了奥拉夫的
自负，让其穿着盔甲决斗。

从那天起，奥拉夫就
不再穿那副笨重的盔甲
了，他知道盔甲上过多的
铁角和宝石，只能将他压
垮，而无助于他取得胜利。

看了一个国际大展
——名牌奢侈品世界巡展
武汉站，声势浩大地持续
了一个多月，展期已是尾
声。说实话，我没有使用
名牌奢侈包的习惯，当
然，这只是个人选择吧，
我并不反感别人用，只要
是能力范围内以及发自
内心的喜好，都是无妨
的；如果是跟风或虚荣，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来看一个与己无关的
展览，只是因为想看看那
些百年品牌背后的历史
感、时间感以及文化底蕴，
对于这些背后的东西，我
是有兴趣的。

在展厅中参观时，我
觉得行李箱内部的空间展
示最有趣，古董箱，制作
精良，过去人坐火车是件
大事。火车慢，时间长，
相当于家当都要搬上，于
是箱子也就是小型柜子，
有抽屉、挂衣杆，还有箱
中箱，箱子摊平还可当桌
子，写东西记笔记，皮面
用得暗哑幽幽发光，有一
种时间的旧，嗯，是扎实
大气吧。想想英国侦探
小说家阿加莎，是否也有

这类行李箱，她当年随夫
去叙利亚考古时，说自己
要带的东西太多，行李箱
塞不进去，就自己压在箱
盖上强行关上。她体形
偏胖，我想到那个情境就
忍不住笑……她拎着什么
样的箱子上东方快车？
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
这是有意思的事。

用什么箱子无所谓，
箱子背后的人倒是有意思
的。那天，我是背的一只
大布包去看展的，布包里
随装着一本广西师大出版
的旅行书，淡绿色，可以摊
平放，版本精良，很喜欢，
某种意义上它就好像是我
的“奢侈品”。那天天冷，
很大的布包里，还备了帽
子、披肩、伞、记录本……
那个展厅，展出了数只价
格昂贵的包包，我背只旧
布包，也坦然自若，并无异
样感觉。它们，与我无关，
这也是有意思的事，对吗？

学会少说吧
变天，刮风，天寒地

冻。在外待一会儿，冻得
手脚冰凉。去赶一场音
乐会，前段时间就买了

票，很期待。结果，有点
失望。音乐会没想像中
的好，气势不够，不够用
心，主持人废话太多，每
一 曲 就 停 下 来 解 释 几
句，生怕别人不懂似的，
口才也不佳。人家是来
听音乐的，不是来听你
讲话的……整台节目一
股 说 不 清 的 躁 气 。 不
过 ，转 念 一 想 ，疫 情 之
下 ，能 够 演 出 ，已 是 不
易。虽然有点可惜自己
的 时 间 ，还 受 了 一 场
冻。夜里 返 家 ，赶 紧 煮
姜水喝，担心感冒。同
时 ，在 想 一 个 问 题 ，音
乐就用音乐说话吧，文
字就用文字说话吧，不
必多说什么，看到一些
搞文字工作的人也在镜
头前浓妆正襟地讲书，
不禁觉得悲凉，口头表
达是另一种能力，并不
是每个人能胜任的，露
拙又何必呢，效果并不
好，其实是浪费。说话
的人太多了，想表达，想
胜出的人太多了，人人
都在喊：听听我讲什么
……大量的重复和浪费
……学会少说吧。

翻开清代的广州地
图，在小北门至正东门的
城墙之外，画着大大小小
像涟漪似的圈圈，那些便
是起伏连绵的岗丘了。
东风东路南面有竹丝岗、
马棚岗，北面有蚬壳岗、
螺岗（在 区 庄）、云鹤岭
（在云鹤路）、黄花岗，中
间有大水牛岗、猫儿岗
（在福今路和农林下路之
间）、水均岗，等等。

清 末 ，政 府 推 行 新
政，一些热心的华侨和归
国留学生，在城东兴办农
林试验场，学习科学种
田。北起环市东路，南至
中山一路，东起农林东

路，西到农林下路，都属
试验场范围。

民国年间，从区庄到
东山口的马路叫试验场
路，后来改叫农林下路，
其实都是取自农林试验
场。所谓下路，是指它在
猫儿岗下，而农林上路则
在猫儿岗上。

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
期，我们家迁到东风东
路，那时还叫东风五路。
马路两旁连人行道都没
有，只有杂草丛生的排水
沟渠，就像农村公路一
样。我还记得第一次站
在东风五路的坡顶——
也就是今天广东工业大

学那儿，可能就是猫儿岗
的岗顶吧，我想。朝东
望，锦城花园那边是大片
农田，黄黄的菜花，绿绿
的水蕹；朝西望，那是斜
阳欲暮的时分，路旁的桉
树和马尾松肃静无哗。
马路上没有车辆，没有行
人，视野开阔，一览无遗，
巨大的血红的太阳正在
遥 远 的 路 尽 头 慢 慢 下
沉。这就是东风东路留
给我最初的印象。那是
一种震撼人心的壮丽，是
独一无二的，在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了。

然而对我来说，此情此
景，不会消失。永远不会。

数百年前，东风西路一派湖光山色；而民国时，东风东路一带曾是农林试验场

广州东风路的

东风路的名字，取“东风压倒
西风”之意，带有很浓的时代色
彩。这名字是 1968 年改的。我
问过许多老广州人，1966年之前
的东风路叫什么？他们大都能答
出西段的德泥路和德宣路，但东
风东路以前叫什么，就没几个人
能说得出来了。

我的母亲上世纪 50 年代在
黄华路居住过一个时期，每天在
省委党校大院进进出出，对那里
应该非常熟悉了，但我问她，越
秀桥以东的东风路，1966年之前
叫什么名字？她想了半天，最后
竟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就让地图来唤醒我们的记
忆吧。在 1957 年印行的广州地
图上标明，从越秀桥至先烈路口
那段，叫造币左路；从先烈路口
至水均岗那段，叫黄埔大道。
1968 年，造币左路改叫东风四
路，黄埔大道改叫东风五路。
1985年才合并为东风东路。

清光绪年间，广东因停铸制
钱，市面制钱日乏，小额流通十
分不便。两广总督张之洞在黄华
乡（今黄华路）兴建银元局，模仿
香港铜仙，铸造铜币，以救钱荒，
后来改称广东钱局。这是中国货
币史上的“机器币”之始。辛亥
革命后，广东钱局改名为广东造
币厂。造币左路的名字便是由此
而来。

然而，当我把造币左路的名
字告诉母亲后，她还是毫无印
象。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有些路名的更改，年代更加久
远，人们却记忆犹新，像百子路，

早在1948年就改为中山二路，但
现在许多广州人还记得百子路这
名字，而造币左路却忘得一干二
净，了无痕迹，岂非咄咄怪事？

我在广州生活了几十年，搬
过许多次家，但兜兜转转，总是
离不开东风路附近。据记载，数
百年前的东风西路，是一派湖光
山色的胜地。与西湖（南汉时挖
掘的人工湖，在今西湖路一带，
到清代基本消失，就剩下药洲里
的一泓池）并称广州两大名湖之
一的兰湖，东起双井街，西到驷
马涌，南达东风西路，北到桂花
岗，水涵天影，浩浩茫茫。

南北朝时代，兰湖是渔民和
客船的避风塘。但五代十国的刘
称帝后，这片洞天福地，又成
了刘家的禁地。湖畔豪庭，尽是
皇家宫苑，殿阁参差错落，一望
无际，其中有一座芳春园，位于
今兰圃附近。苑内飞桥跨沼，崇
桃映津，泛杯濯足，翼翼鳞鳞。
宫女早起梳妆，把隔日残花掷于
水中，片片紫绛粉红，花落水流，
从园内的木桥下，载沉载浮，漂
向芳春园外。人们便把这座木桥
称为“流花桥”。

一条宽阔的河涌从兰湖向
南，经今医国街、盘福路到东风
西路一带。东边是高耸的城墙，
在盘福路与东风西路交界处是北
水关，即城里六脉渠的一个出城
口。河涌到了东风西路，即以接
近 90度角转向西面，出北水关，
然后再以近乎90度角转向南面，
在第一津接通西濠，直下西堤，
进入珠江。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
来过广州的葡萄牙“多明我会”
的士克路士，在他的著作中描述
了他在西城外看到的广州：

这座城（其他城也一样）沿
江筑城，很像是在濠堑之内，因
为城的另几面是被一条灌满水
的宽大濠堑围绕。这条濠和城
墙之间有足够的地盘，可集合一
支大军。挖掘濠的泥土堆在它
和墙之间，因此墙根部比其他地
方高出许多。不过在濠以外此
城仍有一大缺点，那就是在河对
面岸上，城墙和濠之外有一个可
俯视墙内全城的山头。（《中国
志》）

这位葡萄牙人所处的位置，
显然是在广州第一津附近，他在
文中还提到，在河对岸可以看见
城里有一座漂亮的高塔，那就是
六榕花塔。他说的山头，应该就
是第一津与兰湖之间的西山，也
就是今天的东风西路。

但到了明代，兰湖逐渐淤
塞，变成了一片沼泽泥塘。清代
朝廷实行界海清野，把番禺、新
安、香山等县的沿海居民迁移到
此，结寮而栖。西华路一带成了

“移民市”（后改“移”为“宜”，称
宜民市）。

民国年间，东风西路虽然依
湖而筑，坐拥一线湖景，但并不
是广州人的消夏之湾，而是布满
了破木房、垃圾堆、烂泥塘和菜

地，遍地都是棺材铺、殓房、喃呒
店、寄放神主牌的灵堂，一般人
都不愿走近这个地方。

1958年，人们在兰湖旧地上
重新开挖，改建成今天的流花
湖。大部分棺材铺和喃呒店都
关闭了，灵堂也迁走了，但还有
一间殡仪馆留了下来，叫“别有
天”，名字起得很雅致，就在市一
人民医院北侧的土坡上。给我
留下记忆的，是几间简陋的瓦
房，几扇阴沉沉的门窗，那就是
通往另一个天地的神秘入口
吗？小时候我常从它门前走过，
只为了体验一下内心交织着恐
惧和好奇的感觉。

1968 年，德宣西路改称东
风二路，天官里改称人民里，天
官后街改称人民后街。20世纪
90 年代东风中路扩宽，马路两
边兴建高楼大厦，人民里与人
民后街遂湮没。今天的时代地
产中心大厦即在原天官里位置
上。

天官里虽然消失了，但它在
广州的文化教育史上，却有着
自成一章的地位。明代大儒湛
若水曾在天官里创办了“天关
精舍”。

湛若水是广东增城人，号甘
泉，人们都叫他甘泉先生，是明
代心学宗师陈献章的得意门
生。他主办和捐助的书院，遍
布江、浙、湘、粤等地，多达四十
多间，门生弟子三千九百多人，
不乏朝野推崇的端人正士。直
到清道光年间（1821 年 - 1850
年），儒林名士张维屏、黄培芳、
谭莹、陈澧等人，还定期在“天
关精舍”聚会，他们都把在湛若
水的鳣座前交流学问，视作一
种精神的洗礼。

现东风中路中山纪念堂一
段，直到明末清初仍是荒地，布
满大小池塘，溪流淙淙，藻荇交

横。清乾隆二年（1737 年），巡
抚王轼认为太过荒凉，易藏狐
鼠，于是割六十余亩地入官，由
后楼房以北至越秀山下（即今
中山纪念堂、东风中路一段、广
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东风中
路小区至市政府后院），辟为抚
标 较 场 ，作 为 军 队 训 练 的 地
方。又建后楼房街等九条街
巷，任由民众建屋居住 .。清代
后期改做督练公所。民国初年
桂系统治广州时期，曾做督军
署。1921 年，孙中山在广州就
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亦设于
此。

1931 年 ，中 山 纪 念 堂 落
成。广州市政府把中山纪念
堂-市政府合署大楼-中央公
园-维新路-海珠桥规划为广州
城市中轴线，东风中路西段在
中轴线范围之内。1990年在中
山纪念堂南面（原后楼房街）建
成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大楼，主
楼 8 层，建筑面积 1.07 万平方
米，建筑风格与中山纪念堂、市
政府大楼保持和谐协调，立面
雄伟庄重，红柱黄墙，酱红琉璃
瓦小檐屋面，具有浓郁的民族
气息。

位于东风中路的广
州市正骨医院，创办于
1959 年，是广州市第一
间专科正骨医院，几十年
运用中国传统医术，结合
西方医学技术，为无数骨
科患者解除了病患伤痛。

正骨医院的创办人
之一的廖凌云，是西关正
骨名医廖垣的儿子，他继
承了父亲的仁心仁术，治
疗伤科重症、杂症，屡见
奇 效 ，被 病 患 奉 为“ 神
医”，横沙乡黄埔港搬运
工人曾经送过一面“驳骨
圣手”的巨型镜屏给他。
20 世纪 40 年代，廖凌云
在海珠北路开设正骨诊
所。1959 年参与筹办正
骨医院，并担任首任院
长。先后多次获得省、市
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任
越秀区第七、八、九届政
协委员。

廖凌云用祖传秘方
制成的“青云1号”“青云
2 号”药膏，对治疗皮肤
溃疡、张力性水泡褥疮等
疾患有特殊疗效；他以家
传验方拔毒膏治疗火药
枪伤，在花县、从化、清远
山区享有盛名；他的验方

“伤科膏”采用岭南草药

制成，对各类跌打骨伤都
有 很 好 的 疗 效 。 2005
年，廖凌云去世，享年 81
岁。他门下的弟子甚多，
不少都已成为各医院的
骨科业务骨干。

正骨医院创办人之
一的林仲文，也是出身中
医世家，父亲林荫棠是武
术高手，民国初期曾任黄
埔军校中尉国技教官、国
民革命军警卫旅少校国
技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一
教导师师部中校国技教
官，同时也是一位驰名
省、港、澳的跌打正骨医
师。林仲文子承父业，常
以“业精于勤荒于嬉，形
成于思毁于随”自勉和教
导晚辈。他在中医正骨
领域有甚高造诣，研发出
治疗骨关节炎有效方剂

“骨九方”，一直为正骨医
院保留使用。

正 骨 医 院 研 制 的
“701 跌打镇痛膏”行销
国内外，而自行研制生
产的“创伤活络油”“万
应理伤膏”“双香贴”“膝
痛宁”“跌打油”“跌打
酒”等，在临床应用中疗
效显著，深受国内外患
者的欢迎。

1992年，广州市开始
对东风路全线进行改造
工程。建设银行大厦建
起来了，广德大厦建起来
了。2004年 11月制订的
《广州市越秀区商业发展
规划（2004-2010）》，把
东风路规划为“东风路商
务区”。2009 年，为了迎
接第 16届亚洲运动会在
广州举行，政府再次投资
5 亿元，对东风路进行升
级整治，目标是把东风路
打造成“广州第一路”，其
中东风中路定位，再次确
定为行政办公段。

2006年，在正骨医院
旁边，粤财大厦破土动
工。大厦高 170.5 米，地
下 4 层，地上 42 层，总建
筑面积约 9.6 万平方米。
2010年 9月，总用地面积
约 3845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 4 万平方米的高
级写字楼——华以泰国
际大厦，在粤财大厦对面
落成。

东风中路慢慢变了，
高楼林立，满眼玻璃幕
墙，逐渐变得不再是我以
前熟悉的那条马路了。
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它
曾经叫德宣路？

撰文/叶曙明 供图/李伟钦

“造币左路”名字的由来

1958年，人们在兰湖旧地上重新开挖

明代大儒湛若水创办的“天关精舍”

广州市第一间专科正骨医院

东风东路曾是民国农林试验场的地盘

背着大布包去看奢侈品展（外一则）
□子沫

穆桂英有原型吗？ □李开周

奥拉夫的盔甲 □邓笛 编译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州流花湖公园

广 州
市 少 年 宫
在 东 风 西
路 上 。 图
为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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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路的标志性建筑中山纪念堂以及附近的中山纪念碑（图为民国年间风景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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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上的蚊子

E-mail:yfkwhzxy@163.com

建成于民国年间的广州市府合署，图为设计效果图

人人都听过杨家将，
杨门女将的故事更是光
彩夺目。佘太君百岁挂
帅，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都是传统戏曲和古装影
视 剧 里 不 断 演 绎 的 经
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女
中英豪竟然来自虚构。
不管是穆桂英，还是佘太
君，在宋朝都没有出现
过。

传说佘太君名叫佘赛
花，出身西北将门折氏家
族，嫁到杨家嫌姓折不吉
利，才改姓佘。实际上，
历史上的折家在后周发
迹，杨家在北汉称雄，两
大世家本为仇敌。从折、
杨两家先后归宋，到北宋
中叶杨家衰落，他们都没
有通过婚。另外，折家将
在宋朝的官职和名望远
远高于杨家将，即使两家
没有恩怨，也不存在通婚
可能。

你可能对“佘太君”
这个称呼感到奇怪：“太
君”不就是日本鬼子吗？
其实该称呼倒比较符合
历史。宋朝五品以上官
员的母亲会被封为“县太
君”或“郡太君”，简称“太
君”。传说杨六郎做过元
帅，假如他母亲确实姓
佘，那么确实该尊称“佘

太君”。
不过，在早期杨家将

故事里，佘太君并非佘太
君，而是有一个奇怪的名
号——杨令婆。该名号出
现于元杂剧和明小说，说
杨继业夫妇带兵出征，杨
继业的旗号是“杨令公”，
其夫人的旗号是“杨令
婆”。

杨家将故事是在元朝
初步成形的。从那时到今
天，佘太君的名号和功绩
有过三次迭代。最初叫杨
令婆，跟着丈夫打仗。后
来叫佘太君，不但能打仗，
还能在丈夫死后统率全
族。最后叫佘赛花，不但
是杨家将最高首领，而且
还能在百岁高龄挂印出
征。这些迭代都是戏曲创
作者不断迎合受众心理的
结果：健康长寿并且一呼
百应，这不正是广大戏迷
老太太的梦想吗？

跟佘太君相比，穆桂
英的故事成形较晚，但也
经历了几次迭代。明代小
说《杨家府演义》已有大破
天门阵的情节，但尚未出
现“穆桂英”这个名字，当
时还叫“木金花”。清末慈
禧爱看戏，让人把杨家将
故事编成宫廷大戏《昭代
箫韶》，穆桂英正式登场。
然而在整部戏里，穆桂英

只是丈夫杨宗保的附庸，
父亲被杨宗保杀死，却敢
怒不敢言。直到上世纪五
十年代，豫剧《穆桂英挂
帅》上演，穆桂英爵封浑天
侯，独掌帅字旗，巾帼英雄
终于扬眉吐气。

实在讲，穆桂英之所
以大放异彩，正是1949年
以后戏剧舞台的功劳。
豫剧《穆桂英挂帅》一炮
走红，紧接着京剧和其它
剧种也先后上演这个节
目。短短几年时间，穆桂
英就成了“妇女能顶半边
天”的宣传典型。

就像史学家一直想为
佘太君找到历史原型一
样，人们也想从文献中找
到穆桂英的原型。有人
说穆桂英本姓慕容，是鲜
卑族女英雄。也有人说
她本姓木，是宋代西南
某个部族首领的女儿。
更有人往族谱、家谱和
地方志里添补材料，硬
给穆桂英创造出一套完
整的家族谱系图。有趣
的是，现存宋代史料里
根本没有这个人。倒是
在最近几十年，关于穆
桂英的“史料”越来越多
了。很明显，她只是一
个因为广受喜爱而被迫
成为历史人物的艺术形
象而已。

□刘海春


